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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政法大学	   	  
	   	   	  
	   	   	  
	   	   	   	   2003 年 12 月 10 日，浓雾深锁的歌乐山，西南政法大学岭南学术报告厅，一场表彰会
正在举行，表彰我校辩论队夺得首届理律杯模拟法庭竞赛亚军。我坐在座位上，思绪却飞到

了三个月前，比赛前后的一幕幕像一祯祯清晰的素描，扑面而来……	   	  
	  
一、人物肖像	   	  
	  
	   	   	   	  唐青阳老师：唐老师是我们的总教头，喜穿深色衣服，或西装革履，或黑色风衣，总是
精神抖擞。唐老师颇懂得排兵布阵，规划大局，研究比赛的整体思路构架。队里如果没有唐

公，用胡适之老先生的话说，就是“长坂坡上没有赵子龙，空城计里没有诸葛亮”。唐老师

言谈幽默，趣事颇多，但慑于其老师的至高地位，在此不敢多言。若有心探奇者，请把问题

写在大额人民币上，给我寄来，自当悉数道来。	   	  
	   	   	   	  敖山老师：我们的领队，脾气很好，喜欢笑，全没有老师的架子。平日里负责我们的工
作，特别是在北京的日子，每天点菜，买日用品，每天大包小包跑前跑后，忙得不亦乐乎。	   	  
	   	   	   	  周锐：蜀国古来多才子，此人就摊上了一个才子名号，是为懂外语，通洋务，高视阔步，
世家子弟桀骜者也。此人受全盘西化荼毒颇深，喜说英语，早餐必喝牛奶。每日清晨，若见

一高大男生，右臂夹一叠资料，左手捧一袋牛奶，一路喝的开开心心，意气风发的大步走来，

必是我们的周锐师兄。由于有才，便多有些恃才放旷，可是，在上场前，他却孩子一般认真

的说：我必须得好好打，否则对不起我的队友，他们又熬了一个通宵。	   	  
	   	   	   	  彭翔：浓眉大眼，腰粗背阔，仿佛两把盒子枪闹革命的东北大汉。他长我们几岁，于是
队里有人戏称其为“彭叔叔”，彭公也乐得此称，并愈发的倚老卖老。一日，老彭打字累了，

便往躺椅上一靠，十二分庸懒的伸出一支黑色的玉臂：“小李子，扶叔叔起来。”害的我等齐

声怒斥：“这是一个正经师兄所为吗？”可是工作起来，彭翔非常细致，他写的材料，向来

逻辑严密，引证清晰。对于每一个疑点，他费多大工夫也要查的清清楚楚，真真“一大痴汉”

也。在临比赛前，这位粗重的东北汉子，在努力的学习怎样把枯燥的文稿念的较为生动时，

他仔细地把材料上的每一个重音都勾了出来，一双蒲扇般的大手把那几页纸握的紧紧的，瞪

着一双大眼，努力的一字一句的体味，揣摩。那一刻，我真的有些感动：这世界上，就怕“认

真”二字。	   	  
	   	   	   	  景轶：男性，体胖，喜欢戏谑自己，但可恶的是他自嘲时总喜欢捎上别人。相信其立正
后往下看是看不到自己的脚尖的，因为视线被中间隆起的部分挡住了。因此，我们常喜欢用

双臂在其腰周围比划着，称之为“才华横溢”。景轶虽然也是没日没夜地看稿，打字，也不

见消瘦。在队里，景轶属于白领兼蓝领兼打杂的“全能选手”，也写稿，也校稿，碰到一些

体力活儿，老景便晃着他那胖胖的身躯，奔跑乎东西，搬运乎南北。	   	  
	   	   	   	  席琳：训练时老喜欢提问，动辄把手举的老高，两道眉头一拧：“我有个问题！”于是落
得一个外号：“老上访户”。	   	  
	   	   	   	  此外，稳稳当当的乔枫，因为其是席琳的男友，我们又称其为“席乔氏”，还有秀外慧
中的尹维丁，能干的瑶瑶，颇有书生气的奚欢，呵呵，至于我，虽然优点颇多，但深恐有自

吹自擂之嫌，不再多言。	   	  
	  



二、千淘万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2003 年 9 月初，学校接到清华大学的邀请函，高度重视，聘任唐青阳老师为教练，王
安白老师、刘想树老师为副教练，选拔了九名队员，我们便开始了历时三个多月的备战历程。	   	  
	   	   	   	  外招二楼一间小会议室里，桌上到处堆满了凌乱的复印资料和几十本与 WTO有关的中
英文书籍，四台电脑十分疲惫的工作着，电脑前，坐着我们同样疲惫的队员和教练。“噼噼

啪啪”的击打键盘声，激烈的讨论声，轻轻的念稿声……房间里弥漫着紧张的空气。	   	  
	   	   	   	  ——这里，便是我们的备战基地。	   	  
	   	   	   	  比赛的案例涉及到的知识量很大，随手列了个相关的书单，就有几十本。九个队员里面，
只有彭翔是国际经济法出身。大家只得“恶补”专业知识。每天，抱几本书去捧了看，直觉

得晕头转向书海无涯。累了几天，居然有了些头绪。	   	  
	   	   	   	  队里的同学做事带着西政人特有的严谨认真，尤其是周锐，是个典型的完美主义者，总
是不满意，稿子改了又改，直到决赛上场前还念叨着：如果再给我两个小时就好了。每一个

数据，我们都力求准确。有时候，在网上连查了几个晚上，就为了找一个商品的价格，了解

一个市场行情。有时候，看一大堆资料，就为了查一下某个关键词的英文原意到底是什么。

这种严谨的作风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益处，它使我们在后来的比赛场上面对评委接二连三的

尖锐提问时从容不迫。	   	  
	   	   	   	  我们的副教练王安白老师是我们学校中文辩论的老教练，他常来给我们提一些辩论方面
的思路，这使我们受益非浅。另一个副教练是刘想树老师，他是以“严”出名的，他一提问，

我们就心里就有些打鼓，生怕哪里答的不对。	   	  
	   	   	   	  凯特顿曾经说过：“是万能的上帝创造了人类，如果人类选择了困难，他们也将无所不
能。”从毫无头绪到思路清晰，从一片空白到资料成堆，我们每天一点一滴的积累着。	   	  
	  
三、熬夜	   	  
	  
	   	   	   	  在准备比赛的那些日子里，我们每天整理资料，搜集案例，讨论思路，常常帮忙到夜里
两三点钟。	   	  
深夜，夜幕笼罩下静悄悄的校园小路上，我们这一群人才一路嘻嘻哈哈的住宿舍赶，一边走

一边研究今天怎样讨好看宿舍门的大爷，让他老人家又能无怨无悔地从床上爬起来给我们开

门。	   	  
	   	   	   	  特别是交答辩关的头天晚上。11 月 20 日是组委会要求我们交答辩状的 后期限。11
月 18日夜，有很多问题还有争议，迟迟定不下来，大家心中心急火燎。11月 19日一大早，
我们就忙碌在外招二楼会议室里了。找材料，写稿，删改，再写稿。忙忙碌碌，十分紧张，

除了下楼匆匆吃点东西，就没有离开过这里半步。不知不觉中，看看窗外，天已经灰蒙蒙开

始发亮，看看表，已是早上七点多钟。我们整整工作了二十多个小时！周锐掂掂手中厚厚的

一叠答辩状——我们二十多小时工作成果，时而低声吟哦，时而高声诵读，其喜洋洋者矣，

丝毫没有困倦之意。 值得同情的是唐老师，他那天还有整整一天的课，在 后一次核查完

我们的工作成果后，他颇为悲壮地向大家挥了挥手：“同志们，我上课去了。”	   	  
	   	   	   	  熬夜真正达到登峰造极的状态是在北京的三天三夜。三天是短暂的，可是对于我们来说，
这三天比三个月还要漫长。三天里，我们平均每天只能睡大概三个小时，唐老师在比赛的三

天里，一共睡了不到三个小时，在老师并不高大的身躯背后，是钢铁般的意志。他得意地扬

言：“一天睡一个小时，足够了。”其实，我们心里都知道，老师怕影响我们的士气，是强挺

着，正是因为师傅的带动，我们也能眼睛周围戴两个大黑眼圈做精神抖擞状。在清华园宾馆

封闭的空间里，一般意义上的时间概念消失了，黑天白天消失了，我们的意识里只有距离下



一场比赛还有几个小时，还有多少材料要准备。	   	  
	   	   	   	  打完 后一场比赛，我们哪儿都不想去，只想睡觉、睡觉、睡觉。睡眠的魅力远远胜过

天安门，什刹海和故宫的诱惑。	   	  
	  
四、亲如一家	   	  
	  
	   	   	   	  三个多月的朝夕相处，我们共同奋斗，共同忍耐，共同享受，共同消磨，队里的老师、
同学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刚开始训练时，研三的周锐彭翔针对案件，侃侃而谈，我等皆以师兄事之，不敢妄语，
唐教头说话我们更是正襟危坐。可是这种状态持续了没几天，队里便没了长幼之分，往往一

个问题就能争得面红耳赤。工作时一个个严肃的跟什么似的，哪怕是一点点语法上的错误，

一个标点，也嚷嚷着跟你较真儿。讨论时，更是有理便要争，有时甚至“猪脑子狗脑子”的

一顿痛骂。用唐老师的话说就是“这里没有权威，只有真实”。其实，老师和师兄这种学问

面前无尊长的作风，更赢得了我们发自内心的尊重，也使我们这支队伍更加的融洽和团结。	   	  
	   	   	   	  在北京，比赛时，我们的队员上场前，真是像拳王出场一样：其他队员拥着上场队员，
梳发型的，拿衣服的，鼓劲的，临场指导的，就差上牙套的了。	   	  
	   	   	   	  到了休息的时间，严肃的气氛马上烟消云散，一个个互相调侃，就像《何典》上说的，
“随口喷蛆，凭空捣鬼”“引的人笑断肚肠根，且由我落开黄牙床”。	   	  
	   	   	   	  唐教头对这种状况颇为满意，他曾得意的评价：我们这支队伍啊，形容起来，八个字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五、“你们的背后，是整个西政”	   	  
	  
	   	   	   	  （一）领导的支持	   	  
	   	   	   	  刚一组队，资料、训练场地、资金等一堆问题都跑了出来、有待解决。学校李春茹书记
专门召开了会议：房间安排了，拨了八台电脑，还有四台手提电脑，图书馆也允许我们随时

去书库借书，数量不限……一切后顾之忧的解决使我们更加的放心备战。	   	  
	   	   	   	  准备过程中，校领导多次询问准备进程。	   	  
	   	   	   	  临行前，李书记专门到外招来看望我们，语重心长，希望我们不论输赢，都要表现出西
政人特有的风采。	   	  
	   	   	   	  总决赛的比赛现场，比赛正激烈的进行着。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门口：是龙校
长！面对着这意外的惊喜，我们都有些激动了——校长每天那么忙碌，居然还抽时间过来给

我们加油鼓劲，让我们感到倍受鼓舞。	   	  
	   	   	   	  从领导身上，我们感到了整个学校对我们的支持——那是一种希望，沉甸甸的希望。	   	  
	   	   	   	  （二）他乡校友——一片冰心在玉壶	   	  
	   	   	   	  在遥远的北京，我深深感受到了西政强大的凝聚力和我们的校友对母校那种无法用语言
表达的挚爱。没有任何的通知，甚至没有任何消息的散布，在北京工作的西政校友，在中政、

北大、清华等高校读研的西政学生不约而同地聚集到我们所在的清华园宾馆。彼此并不认识，

但只一句：“我是西政的”。其它的一切语言都显得多余，所有的亲切、信任、支持便涌了出

来。 后在我们打总决赛的时候，观众席上坐了几十位自发赶来的西政校友，使我们觉得我

们不是在客场，而是像在主场。	   	  
	   	   	   	  决赛前夕的深夜，我们临时抽签说打七号队，需要连夜准备答辩状，但是，七号队的答
辩状我们只有一份。已经是十一点多了，找不到复印店，队员们因为手上没有资料看而无法

工作。一位在北京读研究生的校友得知这一消息，凭着对当地的熟悉，在午夜刺骨的寒风中



为我们奔波。深夜十二点半，他抱着厚厚的一叠资料气喘吁吁的冲到我们的驻地，把材料交

到我们手中，唐老师要给他复印费，他说什么也不肯收，只是说，“老师，不用，我是西政

的学生啊”，便匆匆离去，至今，我们还不知道这位师兄的名字。	   	  
	   	   	   	  这一切，让我想起了西政老师的一句话：西南是生生不息的，西南人对西南的情结也是
用上一辈子也解不开的，永远的。	   	  
	   	   	   	  打完比赛，唐老师意味深长的说了一句：“你们的背后，是整个西政。”	   	   	  
	  
六、京城之战	   	  
	  
	   	   	   	   12 月的北京，冬日的阳光却分外灿烂。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子们汇集在这里，在
清华大学有条不紊的组织下，以辩会友，度过了忙碌紧张却又愉快的五天。	   	  
	   	   	   	  第一场比赛，我们迎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对方扎实的理论功底，临场的机敏聪慧，令
我们十分佩服。接下来，武汉大学的谦谦君子之风，清华大学的严谨踏实，北京大学的大气

稳重，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评委高屋建瓴的精彩提问，也使我们在紧张回答的

同时却又心悦诚服、受益匪浅。	   	  
	   	   	   	  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交流，对法律问题见解的探讨，这一切使比赛分外吸引人。虽然
限于比赛规则，我们直到总决赛才知道各个队伍的身份，但是，友善的目光，和谐的气氛却

一直贯穿着比赛的始终。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种切实的代理案件的体验，真实的法庭辩论
的感触，让我们深切体会到了做好一个法律人的不易，细细想来，打好这样一场比赛乃至做

好一个法律人，都必须具备四种素质：第一，辩论功底，敏捷的思维，快速的临场反映能力，

及时的语言组织能力，临场抓住对方要害的能力，这一切都要求有一个扎实的辩论功底。学

校里一年一度的“天伦杯”辩论赛为培养同学的辩论思维提供了极好的舞台。而我们队里的

绝大多数队员都参加过全国的中文辩论赛，这对我们夺得一场场比赛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第二英语水平。WTO方面的案子，中文的资料是相当少的，而且由于翻译的版本不同，
引用起来非常麻烦。幸亏队里的周锐、彭翔二位师兄，英语水平甚是了得，很多英文资料必

须由他们查找、翻译。第三，过硬的法律功底。做好案子，必须要有坚实的法律基础，否则

就会言之无物。在比赛的过程中，国际经济法的老师们在繁忙中抽出时间，不厌其烦，详细

讲解，来给我们开小灶、补课。使我们的国经方面的法律知识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突飞猛

进。在比赛场上，台上坐的都是法律方面的资深专家，他们有时半个小时的时间里会提出十

几个各种问题。对专业知识的要求之高可见一斑。第四，奉献精神和团队意识。 让唐教练

满意的，不是我们的比赛成绩，而是我们队伍的团结。在北京时，席琳在去赛场的路上，只

穿了上场的西装，冻得瑟瑟发抖，为了保证上场队员的正常发挥，景轶马上把自己的羽绒服

脱给了她，自己在北国凛冽的寒风中边跑边跳，回到宾馆就感冒了。我们的替补队员在比赛

前总是让上场队员多信息一会儿，以便有足够的精力，自己却一个通宵接一个通宵的熬。我

相信，在比赛过程中培养起来的这种团队精神会使我们受益终身。	   	  
	   	   	   	  亚军的结局，喜悦中多少有些失落。可是，正如台湾“理律”律师事务所的陈长文先生
所说的，对所有参加这次比赛的队伍都应该道一声：“恭喜恭喜！”因为参加比赛本身就是一

笔财富，各所大学鲜明的文化特色的交流，不同的文化风格的融汇，都使我们深深受益。而

比赛过程中严谨的治学精神，上下一心的团队意识，这何尝不是一种更大的成功？而只要这

种精神能够长存、传承、光大，西政也终会后浪推前浪，新人胜旧人。	   	  
	   	   	   	  比赛的一幕幕渐渐淡去，但是，比赛过程中的我们所学习到的实在太多太多，这将化作
我们永远的财富。	   	  
	  



七、后记	   	  
	  
	   	   	   	  “西南政法大学代表队”这几个字沉甸甸的，说心里话，我们远远代表不了西政，这是
一所底蕴深厚充溢着灵气的大学。西政，向来有着思辩的传统。西政人，有敢于挣脱思想束

缚，敢于表达的勇气，不断质疑，不随波逐流的理性思考。从 2001年的“贸仲杯”辩论赛
冠军，到 2002年的中国名校辩论赛冠军，再到今年的“理律杯”模拟法庭竞赛亚军，西政
一路从容走来。	   	  
	   	   	   	  西政的历史，几经坎坷，但是	  “天佑西南，生生不息”，西政总是能从坎坷中走出辉煌，
从这个狭促的小地方走出了中国法学界的半壁江山。《旧约传道书》说：“一代过去，一代又

来，地却永远的长存”。西政这片侵润着巴渝文化和红岩精神的土地，总是能够一批又一批

地生长新的人才。因为这里有一群拼命做事老师，有一群脚踏实地愿意跟老师做事的学生，

有一批支持老师学生做事的领导。	   	  
	   	   	   	  比赛的辉煌终将过去，留下的仅仅是一道道前车之辙，沉淀在西政厚重的历史上，一路
风雨走来的西政，迎来的必将是更加美丽的彩虹。	   	   	  
	  


